虚实谈

现代语言学的工作旨趣 *
朱晓农

    今天，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，近百年来我们关于汉语知識的长足进步是科学取得成功的标志，而语言研究中的大部分缺陷和障碍，正是由于科学主义没有得到贯彻的缘故。

——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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О、开篇
    如果学会什么情况下抛弃自己心爱的理论，什么条件下接受对方“可恶的”观点，我们就已经走上科学主义之路——因为我们弄懂了逻辑评价程序，掌握了理性批判标准。

——作者

  语言学工作中的“虚实”问题是一个经常会为之争论并且争论起来颇动感情的问题。在我们看来，拿这两个未加定义的含糊字眼笼笼统统地去评价某项工作，就象用“阴阳”来说明问题一样，并没有多大的意思。本文打算从分析“虚实”这对概念入手来谈一些看法，提一些问题。例子并不限于语言学。读者也许时而会发现一些混乱的迹象。不过，分析中的混乱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澄清，它比笼统含糊好。事实上，归纳主义在科学哲学界的王座失去以后，“科学发现的逻辑和模式”问题所引起的混乱还未完全澄清。文中引述一些作家。他们的哲学主张有的互相接近，有的互相对立，我也并不全都同意。本文所谈大多是自己的心得。这些看法并不系统，也不一定对，更不奢望读者都能赞同。我的本意是想提供一种选择的机会，多一种选择能添一分成功的可能。读者阅后如有混乱的感觉，我只能以流水总比死水紊乱来安慰。“从迷惘始，以明晰终”，如果是指掌握的已知，科学做到了这一点。但如果是指面临的未来，那就应了西方的一句老话——“始以小迷惘，终于大迷惘”。
* 本文载于《文字与文化》丛书第二辑（1987），页1－27；第四辑（1988），页339－ 365。 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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